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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与陈卓然走出公

寓，骑车在正午时分的马
路上，感觉到了阳光的热
烈。他们骑出一长段路，方
才说话，陈卓然就提到海
鸥这个人。

海鸥是陈卓然继父的病
友。陈卓然去医院探望继

父，继父的单人病房里坐着
一个人，看他头上的白发，
陈卓然险些叫出 “叔叔”，
转过脸，却是个孩子。眼睛
亮亮的，是姑娘的眼睛。白
皙的皮肤，腮上的红晕，也
像姑娘。他离开时，陈卓然

送他，经过走廊上的一扇
窗，他站住脚，伸出手，像要
接住什么，然后握起来，收
回到脸前，摊开掌，嗅了嗅，
说：春天来了！再一撒手，放
走了。陈卓然看着他，就像
在看魔术师变戏法，不禁笑

起来。
陈卓然后来才知道，原

来他比自己还年长一岁，
本来应该上大学了，但从
小体弱，患的是肺部的病，
不停地休学，续学，再休
学，再续学，勉强延续到高
中毕业，便中止了学业。他
邀请陈卓然去他家玩，还

提到他在盆里栽的一棵忍
冬，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
所以，夏天来了。

海鸥所住的公寓大楼面
向大马路，又是在最高层的

七楼，可以说是这一带的制
高点。像他这样，大部分时

间在病榻上度过的人，临热
闹街市居住有一番好处，就
是有看头。陈卓然和南昌进
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正是面
向室内的状态，屋里有客
人，各坐在椅子和床沿。

见他们进来，主人很高

兴，说：欢迎，欢迎，也不做
介绍，只让他们随便坐。陈
卓然坐了屋里仅余的一把
空椅子，南昌环顾一下，见
床沿坐的是两个女生，便不
想与她们去挤，在角落里一
张小沙发坐下，一坐几乎就

坐到了地上。那沙发早已松
了弹簧，所以人都不去坐。
没有人注意南昌的窘相，都
在热烈地说话，南昌一时没
听进去，只听到许多个声音
在房间这里那里响。他看看
周围，看出家具摆设都很讲

究，却也都陈旧了。窗帘是
有流苏的，平绒磨秃了，露
出织线的经纬，也看不出原
先的颜色，还藏着灰尘。南
昌家也是灰暗的，是简陋的
灰暗，这里呢，却有一种华
丽，一种褪色的、败损的华

丽，似乎更加触目惊心。
南昌发现，在座的几位

男生，都有着白皙的肤色。
他们身上的白衬衫也格外
的白，军裤洗得格外清
洁———他们都穿军裤，宽大
的裤口扁扁地盖在鞋面上。

不用说，这是一种身份的标

志，但是，还有另一种意思，
那就是，当下的时髦。当然，

这两样完全可能合而为一，
如今，这城市的摩登，就是
由他们来担纲的了。他们都
说普通话，这也标明了身
份。这种普通话，是这城市
的干部子弟的语言，一听就
听出了来历。南昌渐渐分辨

出主人的声音，它音量不
大，甚至有些轻，但却是那
种具有穿透力的音质，发声
松弛，可送到各个角落，使
人们不由止了声，被吸引了
注意力。他念屈原《离骚》
的一句 “余既滋兰之九畹

兮，又树蕙之百亩”，然后解
释 古 时 的 计 量 单 位 ，一
“畹”等于三十亩，而“九”
和“百”，在中国语中又都
是概数，意思是无限多，所
以———你们想像，遍地兰
蕙，何其壮观！南昌在语文

课上也学过《离骚》，那些
字词在他读来都很拗口，意
境也是抽象的，可此时，他
却像看见了似的。

从这天起，南昌就成了
小老大———后来，他知道，
朋友们都这么叫他，这诨名

于他挺合的，他的大名，海
鸥，倒是无人提起———的座
上客，认识了小老大客厅里
往来的人。陈卓然自己呢，
就像把南昌托付给了小老
大，不再出现，他将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从南昌的生活

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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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和其他器官已经演化

出多种方法对抗活跃、有潜
在危险性的化学物。

人体内有天然解毒剂，像
维生素C和维生素E，它们

可以除去一些化学物，例如
各种活性氧和自由基。肝含
有的保护性物质尤其多，肺
脏则拥有可以除去活性氧的
系统。这些保护性物质存在人

体内的数量，通常已经足够用
来除去在自然情况下遭遇的
有毒化学物，但可能不足以应
付大规模的化学物攻击。

这些保护性物质，有些
可以在饮食中发现，像维生
素、含硫的氨基酸———牛磺

酸以及蛋氨酸（保护性物质
硫醇的前身）。硫氨基酸可
以在含蛋白质的食物里发
现，至于牛磺酸，只能在肉
类和鱼类中发现。因此，素

食者会缺乏这种重要物质。
反复暴露于一种物质

中，会刺激或警醒免疫系
统，结果引起过敏反应。例
如某些人一再暴露于盘尼
西林中，就会发生这种情
况，产生严重后果。

很多年前，一位很有冒险

精神的美国人想出一个看来
很聪明的法子，他把盘尼西林
加进唇膏里，他认为这可以提
供长久保护，使某些妇女不会
被传染性病。不幸的是，长期

接触盘尼西林的结果是造成
这些妇女严重过敏。

长期或一再暴露会导致
过敏与癌症，且长时期的伤
害可能最终会导致某个器官
坏死。长期酗酒就会发生这
种情况，肝在经过多年的伤
害后，最后终于会变成肝炎
或肝硬化。长期服用某种药

物，会导致这种药物残留在
体内，最后造成毒性反应。

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长

期服用阿司匹林的流行性感
冒和关节炎病人身上，而导致
阿司匹林在体内累积到中毒
程度。我们很多人都有过痛苦
经验，很清楚酒精积聚在体内
的后果：在短时间内喝下太多
杯酒（这是酒精令人感到愉快

的效果），结果造成酒醉，第二
天醒来还会感到宿醉头疼（这
是酒精不受欢迎的副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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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吃

一点泥土，有益健康。”这可
能是指，早点暴露在普遍存
在于我们环境周遭的细菌和
其他物质中，可以加强我们
的免疫系统。有人认为，早一
点让小孩子的免疫系统暴露
在像细菌这样的外物中，等

他们长大并且暴露于传染性
疾病时，就可以保护他们。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
示，这种观念更适合用来说
明，含量很低的化学物也许

不仅无害，甚至有益健康。
这项理论有其科学基础：如

果暴露于浓度很高的化学
物，将会刺激身体和个别细
胞增加保护措施，像所谓的
压力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可
以帮助保护细胞本身。

所有人每天都暴露于我
们饮食中的化学物，有的是

天然成分，有的是污染物。某
些污染物来自烹调过程，其
他的则是天然产生的物质，
像霉菌，有的则是人类制造
出来的环境污染物。所有这
些化学物都有可能影响人体
对其他化学物的处理方式，

比如对药物的处理。
很多人都有酗酒和抽烟

的习惯，这两种都有能力改变
其他物质的新陈代谢与毒性
效力。例如乙醯对氨酚这种药
对长期酗酒者会产生更强的
毒性，烟雾和炭烤肉类含有叫

做多环碳氢化合物的物质，会
增加某些药物的新陈代谢。

暴露在环境中的化学物

经常会令人感到担心，但其
实这些化学物含量都相当
低，除非它们再度出现，否则
这样的暴露其实无关紧要。
但是如果它们无法消除，并
且累积在体内，可能就值得
注意了。除了化学物质会累

积之外，效果也会累积，有机
磷杀虫剂便会发生这种情
况，所以经常使用杀虫剂的
农艺工人应该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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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无数的刀光剑

影，权谋争斗，朱祁镇终于
迎来了安宁稳定的生活，就
在这片宁静中，他走向了自
己人生的终点。

天顺八年 （1464），朱
祁镇三十八岁，应该说这是
个并不算大的年龄，但此时

的朱祁镇已经身患重疾，奄
奄一息，大漠的烽烟、宫廷
的争斗，耗尽了他所有的精
力，现在的他唯一能做的就
是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死亡
的到来。

这位皇帝的一生并不算

光彩，他宠信过奸邪小人，
打过败仗，当过俘虏，做过
囚犯，杀过忠臣，要说他是
好皇帝，真是鬼都不信。

但他是一个好人。他几

乎信任了在他身边的每一个
人，从王振到徐有贞、再到石
亨、李贤，无论这些人是忠是
奸，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他都能够和善待人，镇定自
若，抢劫的蒙古兵、看守、伯
颜帖木尔、阮浪，最后都成为

了他的朋友。
可是事实证明，好人是

做不了好皇帝的。这年正
月，朱祁镇在病榻之上，召
见了他的儿子、同样饱经风
波的朱见深，将帝国的重任
交给了他。

然后，这位即将离世的
皇帝思虑良久，对朱见深说

出了他最后的遗愿，正是这
个遗愿，给他的人生添加了

最为亮丽的一抹色彩。“自
高皇帝以来，但逢帝崩，总
要后宫多人殉葬，我不忍心
这样做，我死后不要殉葬，
你要记住，今后也不能再有
这样的事情！”
“我一定会照办的。”跪

在床前的朱见深郑重地许
下了他的允诺。

自朱元璋起，明朝皇帝
制定了一项极为残酷的规
定，每逢皇帝去世，后宫都
要找人殉葬，朱重八和朱老
四自不必说，连老实巴交的

朱高炽、宽厚仁道的朱瞻基
也没有例外，现在这一毫无
人性的制度终于被这位历
史上有名的差劲皇帝废除
了，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
帝国，留名青史；朱棣横扫

残元，纵横大漠，威名留存
至今，他们都是我们今天口
中津津乐道的传奇。他们的
功绩将永远为人们牢记。但
在他们丰功伟绩的背后，是
无数战场上的白骨，家中哀
嚎的寡妇和幼子，还有深宫

中不为人知的哭泣，一帝功
成，何止万骨枯！

朱祁镇最终做成了他的
先辈们没有做的事情，这并
不是偶然的，他没有他的先
辈们有名，也没有他们那么
伟大的成就，但朱祁镇有一

种他的先辈们所不具备（或

不愿意具备）的能力———理
解别人的痛苦。

自古以来，皇帝们一直
很少去理解那些所谓草民
的生存环境，只要这些人不
起来造反，别的问题似乎都
是可以忽略的，更不要说什
么悲欢离合，阴晴圆缺。

但朱祁镇做到了，至少在

废除殉葬这件事情上，他理解
了后宫那些无辜者的痛苦。八
年前，他从一个作威作福的皇
帝变成了俘虏，之后又成为囚
犯，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到
衣食不继、相拥取暖，这一惨
痛的经历让他深刻地了解了

身处困境、寄人篱下的悲哀，
也知道了身为弱者要生存下
去有多么的艰难。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
刻，他决定违背祖制，去解救
那些无辜的人。应该承认，这
是一个勇敢而伟大的行为。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
都没有无故去夺取别人的
生命和尊严的权力。虽然他
一生中干过很多蠢事、错
事，但在我看来，他比那些
雄才伟略的帝王们更像一
个“人”。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评
价朱祁镇的一生：他是一个
好人，却不是个好皇帝。

天顺八年（1464）正月，

明英宗朱祁镇结束了他传奇
的一生，终年三十八岁，太子
朱见深继位，一个让人哭笑
不得的朝代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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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浅是个上海姑娘，但

她却学会说一口纯正的京片
子，这证明她很聪明。同样能
证明她聪明的事情是，那天
她看到了铁栅栏外的苏阳，
又看了一眼苏阳的X5，就妩
媚地笑笑。我注意到，苏阳在
那一笑之间，眼神恍惚。

苏阳本来是好奇才跟我
去铁栅栏的，后来便开始天
天跟我去军艺，和浅浅隔着
铁栅栏聊天、打羽毛球。大
约在第五天晚上，他就把浅
浅带出了学校。那段时间，
我们几乎天天去后海喝酒。

卓敏只会让我拉着她的
手，偶尔，也让我亲她的脸，
仅此而已。她更加执著的事
情是录音笔，坚持每天和我
交换着听，录下一些话。

叶子的颜色越来越亮，夏
天正在步步逼近，我把车停在
铁栅栏旁时，车里电台播报着

科学家的预言：随着夏天的来
临，高温将杀死“非典”病毒。

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

我让苏阳大声点，他刚刚和一
家牛奶品牌谈妥赞助车队，然

后向我愤愤表示：“‘非典’
后一定要报复性消费，天天K

歌，天天下馆子吃饭……”
不知为什么，铁栅栏在，

铁栅栏两侧的树也在，但几乎
没有人。平时的空前盛况突然
消失了，就像一个人被剃去了

眉毛，看上去视觉缺陷。
我没看到卓敏，发短信

没有回复，打电话没有接听。
这样的事情最近时有出现，
有时是因为教导处接到派出
所的通知后经常把她叫去批
评，有时是因为那个终身未
嫁的民舞老师酷爱在排练后
倾诉她当年的爱情故事，禁

止手机发出任何声音。
浅浅尖叫着跑来，但离铁

栅栏还有十几米的地方就不
敢动了：“卓敏，疑……疑似
了。”我瞪着浅浅，不明白她
在说什么，她断断续续喊着：
“昨天晚上她就有点发低烧，

她不想对你说，到了今天中
午刚练完功就晕倒了，温度
39度4！学校赶紧给防疫中
心打电话，三院刚刚把人拉
走，现在所有楼道和寝室都在
消毒！我马上要去接受排查
了，妈呀，我会死吗……”浅浅

脸色如纸，然后倒地。
刚才那辆擦肩而过的救

护车！我疯狂掉头追去……
游魂一样飘荡到三院，远远
看见一个担架车正从救护车
上下来，上面的人一动不动，
所有急救人员戴着防毒面

具。我出示“特通证”冲进去，
在急救电梯门关上那一刻
问：“是不是卓敏？”冷若冰霜
的声音：“从白颐路过来的。”

我转身向消防通道跑
去，我固执地认为，如果不
能在卓敏推进观察室前看

她一眼，我将永远看不到她
了———那一刻我肾上腺素

激增，居然和电梯速度相差
不多跑上了四楼。

从两个身形如山的保安
的缝隙中，我看见卓敏水青色
的练功服还未及更换。我和阻
止我进入的保安撕扯的时候，

那个叫齐帅的胖子就奔跑过
来了，他看着我的记者证表情
古怪：“你挺勇敢，有的记者是
打都打不进来，你是劝都劝不
出去，可敬可佩！”

胖子齐帅答应一定帮我
完成这次采访，甚至晚上都可
以留在医院———条件是我必

须拍一组表现医护人员艰苦
卓绝的照片，他还说“最好还
能发在新浪网上，影响大”。

那天晚上我留在医院没
有走，我就坐在医院空旷走
廊的一条长椅上。后来，我
轻轻走到急救室玻璃窗往

里看去，各种仪器闪烁着诡
异的荧光，卓敏戴着巨大的
氧气面罩，在镇静剂的作用
下沉沉入睡。

再后来，我好像睡着
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见卓敏穿着白衣白袖

欲走还留，她在一团滴着水
珠的云雾里披头散发，眼泪
一滴滴落下云端，在半空中
变成了一颗一颗的水晶珠
子……我大叫着醒来。

那两个高大的保安看着
我的样子，眼神惊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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